法喜過生活

大家好，今天要講的題目是「法喜過生活」。但在講這題目之前，還有一點要補充的：有的人認為在禪堂裡用功，因為有法師坐鎮，所以不用擔心有「著魔」的問題。如回家自己用功，才會有這種顧慮。各位覺得這種觀念有沒有問題呢？

不要以為法師能趕鬼驅魔。因為所謂「著魔」，不要把注意力只放在「魔」字上，而忙著去辨別有什麼魔？像《楞嚴經》講的─有五十陰魔。事實上，更重要的是「著」這個字─任何境界，只要心有執著，即成魔矣！

所以，在《楞嚴經》上還有一句話：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」意思是：只要我們能用平常心，去看待一切，則任何境界都是好境界。其實既以平常心看待，也就沒有好境界或壞境界的差別了。

反之，如把某種境界，當作可愛、美妙、殊勝的，而起貪染、執著之心，這樣就會受到群邪的干擾；邪有內邪和外邪，內邪就是心態的執著，外邪就是外力的干擾。故「魔」者，是從內魔而去召引外魔的。

所以，不要想法師在禪堂坐鎮，便放肆一點，也無所謂。如你還著魔，我也沒辦法！不要到時候，再「迴向」給我，謂我照顧不周，害了你喔！ 

事實上，魔境千變萬化，《楞嚴經》上講的五十陰魔，哪夠呢？但我們只要把握「心不執著」的重點，其它的便都是枝末爾！

好，開始講今天的主題「法喜過生活」。
定義：喜者，並非覺受中的喜樂或安詳。

而是知性、理性的認知與落實。

首先，我們得對「喜」字下個定義，因為一般人都習慣從覺受的喜樂或祥和，去定義「喜」字。但喜樂或祥和，乃只是「感性」的覺受而已！

既名為「法喜」，以法而喜，然法乃是知性的、理性的，甚至是悟性的。所以不能用感性的覺受去衡量。這「喜」，以我目前的體認，應是「安定與落實」之意。

故「法喜過生活」者，簡單講，就是能把我們的心，安定、落實在求法、修法以及弘法的軌道中。下面再詳細剖析「法的內涵」。

法的內涵： 

在佛典裡，對於法的定義，其實差別很大。有的範圍非常廣泛，有的範圍較小。我們從最廣泛的說起。

1.法界：一切法的總稱，故法界，乃無邊界也。

「法界」是什麼呢？一切存在的總和，即稱為「法界」。因此法界，乃包括有形的存在和無形的存在，有形的乃前五根所能觸受到的，無形的如抽象的感覺和觀念等。法界，也包括已經知道的、尚未知道的，包括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

反正所有的一切，都包括在法界中。所以法界，事實上是沒有邊界的。我們且給它一種稱呼，名其為「法界」─這是最廣泛的法。

2.法相：已被認知，而有相可得者。即六根所對六塵也。

中國字的「相」，左邊是木，右邊是眼，即是指六根所能觸受到的對象。在法界中，已被六根所觸受到的，才稱為「法相」。所以法相，其實就是六根所對的「六塵」也。
3.
法塵：唯意根所對境，曰法塵。

六根對六塵，而有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所以六塵中的法，範圍就好像比法相少很多。因為法相，是泛指六根所對塵，而法塵乃意根所對爾！ 

可是事實上，因為前五塵–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還得通過意根，才能了別。所以法相與法塵，雖定義不同，但範圍還是非常類同。

4.法則：在法的存在與變化中，而將歸納出某些軌跡或原則。

在法的存在或變化中，已被歸納出來的軌跡或原則。如將萬物區分為動物、植物與無生物。這些雖同時存在，但不同的類別就有不同的表象、特質、作用等。這是通過我們對外界的觀察，而歸納出不同的類別。

比如每天都有晝夜的交替，每年都有四季的循環。這也是通過我們的觀察、思惟，而整理出來的原則。以上皆稱為「法則」也。

所以，在人間所學各式各樣的學問、技術，乃都包含在「法則」的範圍中。

5.法理：再將某些法則歸納成一定理。


如物有成住壞空，人有生老病死等。

法理，就是再把某些法則，再歸納出一個更超然的定理。像經典上所講：物有成住壞空，人有生老病死。

在法則中，動物、植物、無生物各有不同的表象、特質和作用；但都逃不出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的鐵則。因此「法理」，乃有更普遍、更長久適用的特質。

6.法性：最後歸納出具普遍性與永恆性的真理。


如無常性、無我性、空寂性、真如性。

到最後，能歸納出最普遍、至永恆的真理，即稱為「法性」。如佛經常講的無常性，既過去無常、現在無常、未來也是無常。既此地無常、他方也無常，不管內在、外在皆無常！以具足「普遍性」和「永恆性」，故稱為「性」。

又如無我性亦然，既過去無我、現在無我、未來也是無我。內在、外在皆無我，故稱為無我性也。

或如空寂性、真如性等。總之所謂「性」者，必在空間上具普遍性，於時間裡具永恆性，才能稱為「法性」。

金字塔的模式：

以上從法界到法性，其相關程度就如金字塔一般。法界以範圍最廣故，位於金字塔的底層。而法性以能「一以貫之」故，位於金字塔的最上層。

其實層與層間，亦無界限可得。甚至從下到上，共分為幾層？也只是依個人，而有不同的習慣爾！有的人歸納為五層，有的人歸納為六層。所以共分幾層，並不是很重要。只是我們必須通過這些層次和定義，才有辦法說明法的內涵。

法喜：

於是乎，法喜的「法」，是屬於那個層次呢？乃包括一切層次！

法界雖包含已知和未知，但未知的可以變成已知。所以廣義的「法喜」，還包括法界在內。但是，下面有一句話：

若所覺法的層次愈高，其喜的程度必愈甚也。

這也就是，如果我們僅對法相、法塵有所認識，則心不可能太安定。因為法相跟法塵是侷限，且變動迅速的。

反之，如果我們能夠覺悟到法理或法性，心就能更安定。所以，表面上雖說：法喜乃通一切層次。但事實上，層次愈高，喜的程度就愈深沉、穩重。下面再論「喜從何來？」

喜從何來？乃從認知與覺悟中來。

在金字塔底下的法相、法塵，比較偏於認知；而比較高層次的法理、法性，是通過覺悟，才確認的。

在有情眾生中，尤其是人，乃備有六根。而具六根，才能發揮見聞覺知的功能。

故喜者，初從觀察外界種種，而能發揮「認知」的功能。廣義的觀察，不只是眼睛，而是包括前五根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於是若能觀察此類，復觀察彼類；則所覺之法，便愈來愈廣。但還停留在比較低的層次上。
其次，從所得種種印象中，再加以比對整理，而有初步的頭緒；這即是「思」的功夫也。然後思而復思，歸納再歸納；則所覺法的層次，就愈來愈高也。

然而個人的涉獵、經歷究竟有限，而不能太廣。尤其思惟的能力，或更淺陋，無法深刻。於是乎，不能不借助他人的經驗，他人的知識，他人的智慧。這即是「聞」的功夫。是以聽聞、閱讀、研討，甚至上網搜尋資料，都包括在「聞」的範圍中。

聞思：

在經典中多謂「聞思修」為智慧之門。然而逕以「聞」為初門，我覺得還有些問題。為什麼呢？如未先具備一些觀察的知識，則對所聞內容，如何有判斷能力呢？故古人說「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」。

因此，就智慧法門而言，我認為：觀察既是最初、也是最重要的基礎。從直接面對大自然中，而得到一些觀察的印象；然後再從印象中，歸納出更高明的原理、原則。

故所謂的「聞」，便不可能聽到什麼，就信什麼。還得要過濾的，即以直接觀察所得到的印象，和所歸納出的原理、原則，去判斷、去過濾。

在此資訊時代中，無知和盲從的人，其實還不少。

很多時候，我們認為古人沒有智慧，其實未必。古人資訊雖沒現在發達，但因為生活在大自然中，擁有直接觀察大自然所得的體認，有些智慧反比現代人還深刻。

而現代的人，尤其是生活在都會區裡的人，是少有機會去觀察大自然的。看來看去，都是人造的。而人造的，假多於真。比如電視劇裡的情節，十有八九都是瞎編出來的。尤其是卡通，隨便你怎麼想，就能怎麼畫。所以現代都會區裡的小朋友，如何有判斷能力呢？

所以，現在無知盲從的人其實比過去人還多。尤其經過商業廣告的疲勞轟炸後，便像一群迷途的羔羊，只能任憑宰割了。

現代人直接從觀察而得的知識，已相對地愈來愈少；尤其能再加以實地驗證的，更是稀有。故經常只是「買空賣空」而已！如很多學者，講起話來頭頭是道；做起事來一籌莫展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實際的經驗。甚至這理論，到底正不正確？其實也不是很確定哩！

因此初當從觀察中建立思惟，而得知見。再以已有的知見為基礎，去吸收新的知見。於是所知不僅能愈來愈廣，所覺也能愈來愈深。

修者：實驗、證明。

修就是實驗、證明。有些想法，雖經自己推論出來。但是否正確無疑呢？不一定！怎麼判斷是否正確？最直接的方法，就是靠實驗去證明。所以科學上有些理論是先推演出來，再去做實驗、證明。如很多次實驗都確認無疑，這理論就被認可了。

或有些他人的意見，初聽還合理。但是否正確無疑呢？也是靠實驗才能證明。若證明屬實，於是歸入「已知」的範圍。然後再以已知，更求新知。人類文明的進步，聖人賢哲的智慧，便從此而能步步提昇。

法身慧命：能以法為身，即稱為法身。

如剛才所講，法的範圍其實很廣。故從法的觀點，來看眾生的身體和生命；則我們的身體和生命，乃只是法的一小部分而已。而這小部分與其它部分，還經常在互動的狀態中。所以部分與全體本無界限。

所以，如將法的全體，當作身，即稱為「法身」。

於是乎，當捨色身而入法身。

何以故？色身孤陋而危脆，色身有生死；法身廣涵而永續，法身無生死也。如《維摩詰經》中所謂「是身無常、無彊、無力、無堅，速朽之法，不可信也。為苦為惱，眾病所集。諸仁者！此可患厭，當樂佛身。所以者何？佛身者，即法身也。」

所以，佛法常講的「法身慧命」，法身在那裡呢？乃一切所覺，都是法身也。

當捨生命而成就慧命。

何以故？生命有染著、有煩惱，慧命則無染著、無煩惱。如《維摩詰經》中所謂「法無眾生，離眾生垢故。法無有我，離我垢故。法無壽命，離生死故。法無有人，前後際斷故。」慧命在那裡呢？乃一切能覺，都是慧命也。

總之，應從法的全體，來看待人的生命。

法如大海之全成，生命如波濤之起落。如《楞嚴經》云：「譬如澄清百千大海。棄之，唯認一浮漚體，目為全潮，窮盡瀛渤。汝等即是迷中倍人。」生命，本如大海的全體；但我們都只抓著其中一個波濤不放，且以之為我。這樣，就是顛倒、迷失之人。

故佛法所謂的「無我」，不是要把這個五蘊的生命，抹滅消失，才稱為「無我」，反而是要把視野展開，看到全體的法海。故「無」者，一是沒有界限，二是不成主宰。是在無限的互動中相輔相成，而非單向的主宰或造作。

依法與依人：其實法與人，並非對立與衝突。

一般人的觀念，會認為：要嘛就是依法，要嘛就是依人。事實上，法與人不是對立與衝突的。因為，不管是個人、還是別人，人總是法的一小部分。故所謂「依法不依人」，並非全然不顧人的需要。而是就法的全體，來抉擇人的需求。就像現在所謂「環保」的問題，就是從比較廣泛的觀點，來重新抉擇人的需要。

故依人者，如坐井觀天。而依法者，乃坐天而觀井也。

所以「依人」者，境界最局限的就是「依我」而已！比較好一點的，乃依少數人；再好的話，是依人類。但即使這樣，卻都還看不到整體。故依人者，像坐井觀天─看得到的實很有限，而看不到的反更多也。

至於「依法」，就像坐天而觀井。我們的生命、人類的需要，都像是在天上所看到的一個小井，不是看不到，而是比重沒有那麼大。於是視野既成天淵之異，智慧即成凡聖之別。一為煩惱生死，一為自在圓滿。

人生的目的：就法的觀點而言，人既從法而來，也不過回歸到法去而已！

我們活在這世間上，常不免疑惑：生命的目的為何？人生的價值為何？針對這個問題，自古以來，當有不少聖賢，提出他們的觀點。但好像還未有令眾人皆滿意的答案。

我覺得最簡單的，就是從「法」的觀點來闡述：人，既是從法而來─這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。因為有法，才有我們的生命。所以人到最後，也不過是再回歸到「法」而已！ 

法，其實是非常廣泛的。所以一般人，或求名利，或求健康、愛情、知識、智慧，其實再怎麼求，都還只是法的一部分。因此求來求去，乃只是「掛一而漏萬」。甚至像孫悟空七十二變，仍逃不出如來掌中。

或問：既法的內涵如此浩瀚，則求法要求到那一天，才能夠得歸呢？

答云：如前所謂─若所覺法的層次愈高，其喜的程度必愈甚。也就是愈能安定和落實。所以，剛開始求法，是先努力於「向上一著」，而不是向兩邊求闊延。也就是要往「法理」和「法性」的層次去提昇，直到「見性」後，才可旁通涉獵，而求廣博與細緻。

故人生在世，其要務為何？人既從法而來，也當歸法而去；則盡其一生，當求法也。既求法之高，求法之廣，也求法之細。求法之高，先往較高層次去提昇，而能見性。求法之廣，像金字塔一般，能向兩邊延伸，而愈來愈廣。求法之細，深入微細的差別，如所謂「一沙一世界」也。
甚至於求法中，還有知法、入法與弘法的差異。

知法，只是知道或理解。入法是還能夠體會或證得。如《法華經》所謂「開示悟入」，因為開示，所以能知法；因為修證，所以能悟入。至於弘法者，除自受用外，也能讓更多的人得到受用。

菩薩道：所以從法的觀點來看菩薩道，便很明白。

菩薩者，乃從自覺而覺他爾！

如前所謂的，初從求法而知法、入法，這即是自覺的過程。至於弘法者，即是覺他之所需也。這也就說，不管是解脫道，還是菩薩道，都不能離開「以法為本位」的宗旨。

是以離開了法，就沒有菩薩道；離開了法，就沒有解脫道。於是既都「以法為本位」，則哪會有衝突和矛盾呢？尤其若能提昇到「一以貫之」的層次，則更不可能有衝突、矛盾

一般人之所以認為：解脫道和菩薩道，會有衝突矛盾。這通常是以「依人」的原則，來錯解菩薩道。比如於四攝法中，人情的意味就比法義的探索更濃烈。

布施本來是可以包括「法施」的，但一般人還偏於人情的布施、財物的布施。講法其實也是愛語的一種，而且是更深重的愛語。可是一般人的愛語，多還是在人情裡打轉。所以，人情味總比法味濃烈的多。於是若以「依人」的前提來錯解菩薩道，則菩薩道便不免墮落人天乘爾！

佛性：乃「能覺之性」，有覺照與覺悟之異。

如大乘所謂「眾生皆有佛性」。然佛性究竟是什麼呢？我們知道：「佛」就是「覺」的意思，所以「佛性」就是指「能覺之性」。

而覺者，就我個人的瞭解，還可分作兩類，一是覺照，一是覺悟。覺照是指對種種現象，能夠見聞覺知，故偏於「相」的顯現。覺悟是指對更高的理則，能歸納統合，故偏於「性」的參究。
於是乎，既是「性」，即涵蓋普遍性與永恆性。而既屬普遍性，即不在內、外與中間。既無所在，也無所不在。

然很多人，卻把「佛性」當作內在的。如果是內在的，云何稱為「普遍性」呢？又「佛性」，也必是無我的。因為如果有我，那又落入局限中；而非「普遍性」矣！ 

既屬永恆性，即不變於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所以，經典上雖說：「眾生皆有佛性」；但依我的看法，當是「佛性中，涵蓋有種種眾生也」。佛性的範圍，比較寬廣，如大海；至於眾生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，如波濤！

問：眾生既皆有佛性，云何成正覺者，如鳳毛鱗角呢？

答：雖眾生皆有佛性，但多數凡夫乃「日用而不知」爾！

我們眼睛能夠看、耳朵能夠聽，這都是「佛性」的作用。可是，很多人雖天天在看、天天在聽，卻不察覺「佛性」的存在。以未察覺故，「佛性」的功德就沒辦法全部發揮出來。

就像古人也看過閃電，但他們不會開發電能；因此很多電器用品，就無法研發出來。所以，除覺悟有「佛性」外，又得把「佛性」的功德，全發揮出來，才有辦法成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

如有少數辟支佛─即獨覺者，雖知而不能善用，不能廣用、妙用。故雖覺而不能成就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就像電，只知道有電，是不夠的；還要有很多人去開發電力、去生產電器，才有辦法把電的功能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。所以必覺悟後，再加以廣用、妙用，才能成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

因此我乃將《六祖壇經》中的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；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改成「善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因為若以「但用此心」而言，則凡夫俗子雖「日用而不知」，但還是在用哩！甚至作奸犯科者，也還是在用哩！故不是為不用，而成為凡夫俗子；不是為不用而作奸犯科。而是為「既不知」，且「未善用」也。

至於如何「善用」呢？不外乎從覺知法相、法塵，到覺悟法理、法性。如前所謂：既求法之高、求法之廣，亦求法之細。不斷地去努力，才能使佛性的作用，能發揮得淋漓盡致。也才能使我們於覺悟的路上步步提昇。

殊勝因緣：

綜觀在人類歷史當中，就求知求覺而言，少有比現在更殊勝的因緣。為什麼呢？主要有兩點：

一、資訊時代：知識普及，能隨心所欲地吸收、消化各種知識。於是就法相的覺知而言，就非常的方便。但是，現代人能善加利用者，其實還不多。

二、學佛因緣：其次，就法理與法性而言，因為我們能學佛，尤其學的又是「以見性為主要訴求」的禪法。故能有更大的啟發。也比一般以信行為主的學佛人，還直截了當。

但當今的現代人，真能於此用心，而漸有成就者還真稀有哩！很多人或渾渾噩噩地過日子，或盲目地追流行、趕時髦！或忙碌地工作應酬，而不能於「求知求覺」多用點心。

修定與修慧：

即使有些人，能步上學佛修行的道途。或止於信願法門，認為什麼都不用多學，因只要念一個佛號，就一切具足矣！或止於修定法門，相信置心一處，即能無事不辦。故對求知求覺的欲願，都很淡泊哩！

尤其是對「無分別智」的錯解：以為無知，或不思惟，即是「無分別智」。事實上，「無分別智」是待參透．看破後，才能成就的。如禪法中「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是水」的悟境，還得經歷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」的階段，才能成就。

是以真正的「無分別智」，還得經由「分別與抉擇」中，一再超越，才得以成就。故以「默照」的方式來修行，就只是修定而非修慧也。

所知障：

其次，也是對「所知障」的認知有誤─以為一切認知，都將成為修道的障礙，故形成不願求知的心態。然常謂的「所知障」，並非指一切認知，都將成為修道的障礙。如佛陀未成道前，既為太子，則所學所知，必非常豐富。若所知太多，必成道障，那他如何成佛呢？

故所謂障者，並非因為有知即成障，而是因為固歩自封，得少為足，才成障也。反之，雖已知不少，但猶能精益求精，向上一著。則所知者，非但不成障；反將成為「新知、更覺」的墊腳石也。

譬如「科技的發展何以能日新月異」呢？乃是能就目前的所知，而更求超越爾！如無目前已知的基礎，又如何能超越呢？故成為障者，乃為心態的偏端而已！或得少為足，或以偏概全，或以虛為實，或以邪亂正。

是以必求知之深、知之廣、知之細，才能消除所知障。而非一切不知不覺，即能消除所知障。故若為了畏「所知障」而不肯求知求覺，反而才是最大的「所知障」。

勸發菩提心：

菩提，本是覺悟之意。但覺悟前，覺悟後，還得有深厚的知識、學養配合才行。如《中論》云：「不依世俗諦，不得勝義諦。」故欲得勝義諦者，還得有深厚的世學基礎才行。

或謂「菩薩，在五明中學」。故欲成就菩薩道者，也當具備深厚的世學基礎。初從世俗諦而悟「勝義諦」─即一切智，這即「上求」的重點。次從勝義諦而開發「後得智」─即道種智，這乃「下化」的功夫。必待上求下化皆圓滿了，才能現「一切道種智」而成佛也。

總結：

於是乎，法喜何時能充滿呢？待成佛時，才充滿嗎？其實就圓滿而言，求法哪有底限呢？

然前已謂：「喜」者，乃安定與落實爾！故能「既安定、落實於求法中，安定、落實於入法中，也安定、落實於弘法中」，即能時時皆法喜充滿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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